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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战略腹地
建设的内在逻辑、现实基础与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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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　 610065)

摘要: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是落实党的二十大作出“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
彰显了党中央统筹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动态平衡的重大战略考量。 作为国家明确的战略腹

地,同时叠加城市群成为区域发展的空间极核点与要素承载地的发展趋势,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主动服

务和融入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意义重大。 “国家战略腹地”是邻近国家级的极核或先行地区,拥有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产业承接能力,能在一般或特殊时期支撑总体经济运行、承接产业转移、提供

资源供给及保障生态安全,服务国家战略全局发展的内陆纵深区域。 “国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是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中的重要定位,担负着“以一域谋全局”的高质量发展价值追求,
凝结了党中央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价值属性,是局部性和系统性并存的关键空间,是带动广

大战略腹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 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应具备经济组织

活跃、产业部类齐备、要素供给充足、基础设施完善等发展优势。 当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领有“扎实

完备”的发展基础及产业体系、领有“保链稳链”的关键科技创新实力、具有“服务大局”的产业备份承接

能力、富有“平战结合”的要素供应和设施支撑,已具备打造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的比较优

势;但同时也存在区域空间结构发育不完全、高科技成果转化效能不强、区内产业同质化和显示度弱等

薄弱环节。 未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要以战略思维建设国家重要战略产业备份基地、以创新思维培育

自主创新的区域创新体系与模式、以底线思维打造保障国家重要初级产品供给战略基地、以极限思维完

善“平急转换”“平战结合”产业体系,努力打造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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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一方面,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日益成为承载

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是带动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和动力源;另一方面,广袤的中西部内陆腹

地作为我国经济发展中具备特定优势的战略回旋余地,能够为国民经济运行注入不竭动力并提供

坚实保障。 因此,中心和腹地的发展必须统筹兼顾,既要重视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为代表的增长极

培育,又应着力推动经济区域中的广大腹地建设,增强区域发展的协同性和整体性,从而更快更好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 2023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强

国家战略腹地建设” [1] ,这一部署深化了党中央对加快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落实,彰显了统筹

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动态平衡的重大战略考量。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位于西部陆海新通道和长江经济带交汇处,在国家发展大局特别是实施

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战略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视察期间曾明确“四川是我

国发展的战略腹地”,提出要坚持“川渝一盘棋” [2] ,并在重庆考察时进一步提出“重庆、四川两地要

紧密合作”,“共同唱好新时代西部‘双城记’” [3] 。 作为国家明确的国家战略腹地,同时叠加城市群

成为区域发展的空间极核点与要素承载地的发展趋势[4]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提升现有产业转

移承接能力,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沿海地区产业新布局,服务全国大局和国家重大生产力布局

优化战略方面均肩负重要使命。 2024 年,川、渝两地均提出了要建设国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的战

略目标,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进一步落实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提供了战略保障。 其中,四川省委将

“努力打造国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写入十二届五次全会公报,并提出要“服务和融入国家战略腹

地建设工作” [5] ;重庆市委六届五次全会则强调要
 

“打造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以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为重大牵引……主动承接国家战略腹地建设重大任务” [6] 。
目前,学术界关于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及其建设的研究甚少,针对以城市群为空间单元的国家

战略腹地建设的研究更少,聚焦成渝地区落实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现实分析研究基本处于

缺失状态。 蒲清平和马睿系统梳理了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内涵与意义,认为国家战略腹地应具备

区位枢纽性、经济强韧性、创新引擎性和文化凝聚性等基本特征,并据此提出推进策略,为理解和推

进国家战略腹地的落实提供了理论借鉴与政策启示,但缺乏具体到地区层面的现实分析[7] 。
基于此,本文在尝试理解新时代建设国家战略腹地的理论逻辑和现实要义的基础上,梳理并总

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支撑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方面的地位演进和现实基础,按照“锻长

板”“补短板”的思路为成渝地区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更好支撑优化国家重大生产力

布局及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战略提供理论参考及政策启示。

一、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理论内涵与现实要义

(一)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及核心承载区的内涵解析

“国家战略腹地”是从国家政策层面首次提出的,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实践性与时代性。 值得关

注的是,关于国家战略腹地的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察时创造性地提出“新时期、新时代还是

有一个大后方的概念的”,“这个后方的意义和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了” [8] ,赋予了建设国家战略腹地

独特的时代内涵。 由此,解析国家战略腹地的内涵就必须将“新时期、新时代”与“国家战略腹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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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理解。 首先,“新时期、新时代”是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语境,反映了推进国家战略腹地和后方

建设的动态性和实效性,特别凸显了党中央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新格

局的战略考量。 其次,“战略”和“腹地”构成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内核,“战略”是建设导向,“腹地”
是空间载体,而“国家”则限定了腹地的从属层级与目标指向。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示意,“战略”
是指导战争全局的计划和策略,泛指决定全局的策略,新时代语境下的战略应主要理解为后者。
“腹地”意为靠近中心的地区或内地;相应地,“中心”则指代在某一方面占重要地位的城市或地区。
因此,本文认为,“国家战略腹地”是邻近国家级的极核或先行地区,拥有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

产业承接能力,能在一般或特殊时期支撑总体经济运行、承接产业转移、提供资源供给及保障生态

安全,服务国家战略全局发展的内陆纵深区域。 新时代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能有效应对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带来的挑战,既是应对美西方逆全球化思潮的战略举

措,也是抵御突发极端事件冲击的战略选择,更是支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迫切需要。
“国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是伴随“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又一关键概念。 由于战略腹地

具有层级性、功能性、协同性,在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过程中亦存在核心承载区和一般建设区。
其中,核心承载区担负着以自身率先发展带动实现全域高质量发展即“以一域谋全局”的价值追求,
凝结了党中央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价值属性。 对于国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而言,它
并非一定落后于中心地区或前沿发展区域,而是在全局发展中具有某一方面或多方面战略优势的

要素集聚区与交通枢纽点,是局部性和系统性并存的关键空间,是带动广大战略腹地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 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应具备经济组织活跃、产业部类齐备、
要素供给充足、基础设施完善等发展优势(见图 1)。

图 1　 国家战略腹地及其核心承载区的内涵分析解构

(二)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是对区域空间结构理论的应用创新

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是对区域空间结构理论的现实应用,是运用区域经济理论解决实际发展问

题的探索创新。
有关区域空间中经济中心、经济腹地及经济网络等组成要素的空间分布和动态演化,尤其是经

济中心和经济腹地的协调发展问题,始终是区域空间结构理论关注的焦点。 根据区域空间结构理

论,经济中心是特定空间范围内吸聚较多经济要素而具有较高经济能量的“点”,经济中心向外虹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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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扩散的可达空间域“面”即为经济腹地,而经济网络是桥接经济中心和经济腹地间经济组织交流

的“线”,“点—线—面”的空间要素组合及其相互作用关系构成区域空间结构。 在极化、涓滴、扩散、
回流等多种效应影响下,生产要素在经济腹地中会自发形成空间圈层分布格局并最终构成中心—
外围结构。 在此基础上,新经济地理学搭建的以空间集聚中离心力与向心力的相互作用为基础的

空间结构分析框架,将中心—外围模型广泛运用到城市等级演化与区域空间分布的研究中[9] ,核心

思想是区域普遍由经济中心辐射带动经济腹地发展的空间模式构成。
由此,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蕴含了新阶段下统筹中心腹地协调发展的理论逻辑。 一是伴随

区域空间形态的动态演化,腹地与中心的关系逐渐从单向依附转为相互依存、相互赋能。 加强国家

战略腹地建设能更好推进腹地与中心的一体化建设,促进全域的良性发展。 随着“中心—外围”空

间结构的不断完善以及空间功能分工深化,外围地区并非仅仅处于被动地位。 中心虽作为发展极

核,但其要素资源均依赖于腹地支撑,故处理好中心和腹地的协调关系对全域发展至关重要。 研究

证实外围地区亦可能通过技术互补[10] 、市场获得[11] 、生产要素供给[12] 等方式,为中心地区发展提

供有力支持。 这种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中心—外围”格局逐渐成为全球经济体系的重要特征之

一。 二是协调好腹地与中心在发展上的效率与公平问题,将影响整个区域经济网络和区域经济韧

性。 新经济地理学启示我们,资源禀赋、规模经济以及运输成本等客观因素会影响市场主体的最优

区域选择,引致空间集聚的多峰分布。 进一步地,在借用规模等网络外部性影响下,合理的空间组

织结构可通过要素流动、产业分工等途径,驱动区内中心及腹地间的互动融合和经济利益渐进分享

式增进,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13] ,并在长期上提振区域经济韧性[14] 。 由此,加强国家腹地建设能

更好通过强化腹地经济质量增强整体经济韧性,从而提高风险化解能力。
总的看来,在新发展阶段下,作为支撑国家安全发展全局,追赶东部中心区域发展水平且保障

沿海地区发展物质基础的中西部内陆区域,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是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

大战略后,融合“中心—外围”的综合角度推进内陆战略腹地及其核心承载区切实发展的战略实践

应用。 它并非横空出世,而是深刻蕴含了党中央汲取区域经济结构理论精髓,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

战略考量。
(三)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是新时代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题中之义

梳理“国家战略腹地”在国家政策文件中的表述可以发现,“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被写入国

家政策文件,均是与“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一同提出的,充分体现了二者间的相互作用与依存关

系。 其实,早在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及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便已显现“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
的宏观构思。 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既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环节,还是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

的区域经济布局的基础[15] 。 其中,经济布局是指社会生产力在空间上的分布与组合,是经济活动存

在和发展的空间形式。 着力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并非对既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推翻,而是一

以贯之地确保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的精准落地以及区域协调发展举措的顺畅实施。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区域经济空间布局发生了巨大变化[16] 。 党中央遵循区域空间结构理

论的昭示,结合国家发展实际进行了一系列关于重大生产力布局的实践探索。 包括“一五” “二五”
时期协调沿海与内地关系的均衡布局、“三线建设”时期的分散布局、改革开放至 20 世纪末的集中

发展、21 世纪初期的协调发展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布局,总体上是实行

“均衡发展”与“非均衡发展”交错的空间开发模式。 由于长期的发展导向和实际国情,重大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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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多次调整叠加不同地区在资源禀赋、历史积淀与区位条件,客观造就了我国不同区域在经济增

长阶段和发展模式上的差距,导致了四大板块的非均衡发展。 现阶段,我国仍存在重大生产力和重

点产业链关键环节过度集中布局于东部沿海的问题,在面临重大突发性事件和极端应急情况下,容
易引发“一锅端”“全局瘫”的系统性风险。 伴随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

出“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 [17] ,将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推向

新的战略高度。
因此,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正是推进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题中之意,推进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是

对长期实践探索得来的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发展道路的贯彻落实,是优化我国区域经济重大生产力

布局的重要战略举措。 从历史和现实来看,以国家战略腹地为主要空间载体,推动重点产业和重大

生产力备份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最优选择。 一方面,战略腹地建设能通过集约

化的资源配置和区域开发,为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物质保障和空间场所。 另一方面,以国家战

略腹地建设为牵引,可从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入手,加快培育形成具有区域比较优势和重大战略意

义的新质生产力。

二、成渝地区服务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历史演进与实践逻辑

(一)成渝地区特殊战略地位的形成与演进

成渝地区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是由历史长期选择和宏观政策推动形成的,其建

设国家战略腹地具有明显的历史积累优势与空间战略引导。
首先,川渝地区自古便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唐宋时期的“扬一益二”,抑或抗战时期

及“三线”建设阶段的“战略大后方”,其战略地位均十分突出,也为新时代成渝地区服务和融入国家

战略腹地建设奠定了政治、产业、教育、文化等多方面的基础条件与建设潜质。 川渝在历史上长期

是一个整体,自公元 1271 年以来,重庆便是四川下辖的一个地区。 因物资储备充足、战略纵深明显,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综合权衡后部署并构筑了以川、滇、黔为核心的战略大后方,所形成的以战时

首都重庆为主的西南大后方承接了大批来自沿海地区的政府、工厂、金融、教育等机构的迁入,成为

全面抗战时期全国资源汇聚地和战略中心,为成渝地区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

立之初,为满足战备需要,改善工业过度布局在沿海地区等问题,党中央作出了“三线建设”的重大

战略部署,使得以川渝为代表的内陆腹地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参与全国产业分工布局。 期间陆续建

成了一大批国家重点大型骨干企业,如冶金装备行业的攀枝花钢铁厂、西南铝加工厂和中国二重

等,军工行业的中物院、核动力研究院、长虹机器厂等一批机械厂,化学工业方面的四川维尼纶厂、
重庆氮肥厂、重庆磷肥厂,提升了川渝在全国战略大后方建设的重要地位,并为改革开放后成渝地

区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工业建设基础和物质资源条件。
其次,从“重庆直辖”到“成渝经济区”及“成渝城市群”再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空间组织

结构演化为成渝地区建设国家战略腹地提供了空间实践方向。 1997 年,基于更好发挥重庆的历史

及现实优势、减轻四川的行政管辖与财政支出压力、统筹三峡工程建设与库区移民等考量,党中央

决定将重庆以直辖市的形式从四川省分立[18] ,从而使川渝两地能各自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
然而,非合作竞争状态虽在短期内刺激了两省市的经济增长,但在一定程度上消耗了川渝文脉相

通、地缘相近的一体化优势。 重复建设与过度竞争的损失迫使两地政府开始思考并进行了由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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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合作的尝试[19] ,
 

共同签署了包括《川渝合作共建成渝经济区的协议》等在内的多项区域合作协

议,正式开启成渝地区区域一体化的探索之路。 此后,成渝经济区、成渝城市群以及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的建设规划相继获得党中央和国家批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并

成为中国经济第四极。 总体来看,从川渝一家,到重庆直辖形成川渝竞合格局再到相继提出的“成

渝经济区”“成渝城市群”“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空间战略,成渝地区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形成了以

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全域发展的空间演化方向,增强了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空间综合承载力。
(二)成渝地区打造国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的实践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四川、重庆考察调研,并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成渝地区承载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提供了战略指引和实践方向(见表 1)。
表 1　 习近平总书记对成渝地区的重要指示

时间 事件 / 会议 重要论述

2019 年 4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
考察

希望重庆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努力在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发挥
支撑作用、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带动作用、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
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

2020 年 1 月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
次会议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有利于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
极,打造内陆开放战略高地,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22 年 6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
考察

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在新时代打造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

2022 年 10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
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2023 年 7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
考察

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四川是我国发展的战略腹地;坚持“川渝
一盘棋”,加强成渝区域协同发展,构筑向西开放战略高地和参与国际竞争
新基地,尽快成为带动西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

2024 年 4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
考察并主持召开新时
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
谈会

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重庆、四川两地要
紧密合作,不断提升发展能级,共同唱好新时代西部“双城记”;
大力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积极培育城市群,发展壮大一批省域副
中心城市,促进城市间基础设施联通、公共服务共享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值得强调的是,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与建设雄安新区单列,明确要“高

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设立雄安新区,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

重大历史性战略选择,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除了作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载地,党中

央对雄安新区的战略定位还包括“要建设成为高水平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

重要一极、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引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 [20] 。 由此看来,雄安新区不仅是

支撑国家首都发展的腹地,更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往何处去的先行地。 因此,在党的二十大报

告中将“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与“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并列,映射出党中央对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高度期许,也构成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核心

承载区的实践逻辑。
一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需要构建兼具全国重要增长极功能和较强战略纵深优势

的关键空间载体。 对此,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作为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核心承载区便是

最优选择。 一方面,针对成渝地区的几次国家战略内涵的变化充分体现了其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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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量,加之中央赋予的“两中心两地”战略定位,成渝地区正成为中国经济第四极,未来还将肩负向

世界级城市群跨越的国家使命。 另一方面,成渝地区的“战略大后方”地位具有较强的历史溯源,面
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成渝地区维护国家国防、能源、生态等安全的特殊重要地位将进一步

凸显。
二是进一步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新格局,需要发挥成渝地区的多重战略叠加效应,以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策源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对外具有沟通东亚与

东南亚、南亚的独特优势,对内则是连接西南西北、培育强大国内市场的主战场,在“双循环”新发展

格局中发挥了重要纽带作用。 其与“一带一路”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等叠加共振,将对西部及全国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

的巨大效应。

三、成渝地区打造国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的现实基础

(一)成渝地区打造国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的比较优势

对标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必备特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具有发展基础扎实、产业体系完备、
科研实力雄厚、能源资源丰富、战略回旋余地充足等突出优势,具有新时代推进国家战略腹地核心

承载区建设的良好基础。
1. 拥有“扎实完备”的发展基础及产业体系

近年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抢抓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共建、长江经济带建设等机遇,经济

社会取得长足发展。 2022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77
 

587. 99 亿元,占全国的 6. 4%,西部的 30. 2%①,
增长极能级稳步提升。 产业体系完备,是全国工业体系最完备的经济区域之一。 初步建立了以电

子信息、汽车制造、高端装备、食品轻纺、能源化工、先进材料、医药健康等特色优势产业为主体,涵
盖全部 41 个工业大类的现代产业体系。 产品供给丰富,在全国统计的 620 种主要工业产品中生产

面超八成。 水电、天然气、微型计算机产量占全国的 20%以上,在全国城市群中均居第一(见图 2);
原盐、化学农药原药、汽车、空调、移动通信手持机产量占全国的 10%以上。 扎实的发展基础以及完

备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足以支撑成渝加快落实国家战略腹地建设。

图 2　 2022 年成渝优势工业品产出情况与主要城市群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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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开数据计算所得,如无特殊说明则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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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领有“保链稳链”的关键科技创新实力

科技脱钩、产业断链已成为美西方打压遏制我国发展的主要手段。 其中,脱钩点位和断链环节

具有高技术壁垒和重资本特征,凭借个别企业或研究机构的单打独斗难以实现突破。 成渝在电子

信息、高端装备制造、先进材料等诸多领域拥有一大批战略研究机构和重点企业,歼 20、运- 20、
C919、华龙一号等国之重器都拥有“四川基因”,多项空天探测关键铝材及航天员出舱专用转送椅皆

为“重庆造”。 产学研用资源雄厚,具备构建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产业基础和创新基础。 区

内集聚了成都高新区、成都科学城、中国(绵阳)科技城、重庆高新区(重庆科学城)等一批优质创新

载体平台,一批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等高能级创新平台也在不断布局落地。 人才资源总量突破

1
 

730 万人、在校大学生超 317. 16 万人、各类科技研发人员 55. 5 万名,在川、渝两院院士 83 名②。 当

面临关键技术卡脖子、核心领域断供等特殊情形时,成渝已具有“保链稳链”的高新产业攻关实力和

人力资本支持体系。
3. 具有“服务大局”的产业备份承接能力

服务国家全局、体现成渝特色的现代化产业备份系统进一步强化。 成渝地区已具有支撑国家

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工程机械、重要化工等涉及安全稳定大局的重大生产力,以及无人机、卫星互

联网、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等占据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的新型及未来产业新质生产力的基础实力。
2022 年,成渝地区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的比重分别达 30%和 16. 5%,拥有世界 500 强企业 5 家、中国 500 强 26 家,建成 3 个国家级先

进制造业集群③。 其中包括全国首个跨省域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成渝地区电子信息先进制

造集群。 2022 年,集群规模达到 1. 68 万亿元,占全国的比重达 10. 9%,已成为全球前十的电子信息

制造业聚集地④。
此外,在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向东南亚及西部内陆转移分流过程中,成渝地区已能发挥“蓄水池”

“拦水坝”作用,有效借力动力电池、晶硅光伏、大数据等产业的市场规模效应,确保了国家清洁能

源、数字经济等重点产业链关键环节留在国内。 因此,深入推进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在成渝落实,能
起到推动重点产业壮大、重点区域协调发展以及重大生产力备份的“一举多得”效果。

4. 富有“平战结合”的要素供应和设施支撑

无论平战时期,满足经济运行的市场供求以及应对战争或重大突发事件均需要国家战略腹地

提供有力的要素资源供应与基础设施保障。
首先,成渝地区作为西部最大的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正积极建成保障国家重要初级产品

供给的战略基地。 成渝物产丰饶、地质条件优越,能源及主要矿产基础储量丰富且种类齐全,是我

国钒钛储量最高的地区(见图 3),对我国清洁能源和战略性矿产资源的生产供应发挥了重要作用;
粮食等农产品产量充足(见图 4),马铃薯、油菜籽等产量供给占比更是超过 20%,将进一步通过打造

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在确保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上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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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数据来源:根据川渝两省(市)科技厅(局)官网公开资料整理所得。
分别为成都市软件和信息服务集群,成渝地区电子信息先进制造集群,成都市、德阳市高端能源装备集群。
数据来 源: 《 成 渝 地 区 双 城 经 济 圈 一 体 化 发 展 指 数 报 告 ( 2022—2023 )》, https: / / scjgj. sc. gov. cn / scjgj / c104474 / 2023 / 12 / 15 /
3a7b08e5084341aa90033d7a177831c9. 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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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成渝地区主要矿产基础储量占全国比重

图 4　 成渝地区主要农产品产量占全国比重

其次,成渝地区陆海联动、四向拓展的大通道轮廓初显,进一步深化“承东启西” “连接南北”的

国家战略腹地枢纽地位。 具体而言,成渝世界级机场群加速形成与郑渝高铁、成渝中线高铁等“八

纵八横”干线的建设和运行,将拓展成渝地区内外基础设施网络,加强与其他城市群的区域联系;此
外,西部陆海新通道和中欧班列枢纽功能不断完善,西部陆海新通道现已覆盖全球 120 个国家和地

区的近 500 个港口,中欧班列(成渝)累计开行超过 1. 4 万列⑤。 陆海空多维综合交通基础设施的织

密与延伸促进成渝内外连通,有力推动了成渝地区向全方位开放、多元互联的方向发展。
最后,成渝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辐射能力持续强化,足以有效衔接并支撑“东数西算”发展格局。

2022 年,成都和重庆均位列《中国数字经济城市发展百强排行榜》前十,区内还有绵阳同时登榜⑥,
能通过“双核策源,多点承接”提升整体数字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两地共同发力促成了成渝地区

获批包括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成渝国家枢纽节点、成渝地区工业互联网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等在内

的重要战略工程布局,帮助其在数字生产力布局方面赢得先手棋,从而更好协助国家战略腹地核心

承载区功能发挥。
(二)成渝地区推进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薄弱环节

1. “极核式”空间结构状态制约一体化增长极功能发挥

城市群既是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主阵地,又是支撑我国参与全球竞争新格局的地域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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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数据来源:新华网-重庆频道,http: / / www. cq. xinhuanet. com / 20231126 / 98e2380ebd0149e4aad60dab240df50b / c. html。
资料来源:《2022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https: / / view. inews. qq. com / qd / 20221120A00LC700? refer = wx_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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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地区区内的不平衡空间结构和非合作式发展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打造国家战略腹地核心

承载区。 一是要素极化问题明显,区域一体化趋势尚未明晰。 经济资源呈现核心—边缘分布,主要

集中在成都和重庆主城以及绵阳等地区,其他地市州的资源较为缺乏,未能突破“集聚阴影”。 从核

心地区来看,成渝双核体量与北、上、广、深等差距依然较大;就边缘地区而言,次级城市和低等级城

市的生产要素流失多、经济发展难等问题明显。 二是行政壁垒依然存在,区际竞争大于合作。 成渝

地区的合作较多集中在两地地市(州)及行政主管部门之间,宏观层面的协调统筹推进较少,在促进

资源有效流动、地区间优势互补、利益联结机制构建等方面仍缺乏实质性成效,协同有效的政策管

理体系和制度保障暂未建立。
2. 支撑科技自立自强的区域创新模式尚未形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能不强

图 5　 成渝地区创新模式变化趋势图

以推动强化战略科技力量支撑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实现,是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要义,强调了

区域在关键领域与核心技术上的自主创新能力。
成渝地区虽已汇集较为丰富的科技创新资源,但尚

未形成支撑科技自立自强的区域创新模式⑦。 具体

而言,表征地区尝试自主独立研发的自主创新水平

有较为明显的提升(见图 5),但截至 2022 年与全国

科创中心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见图 6);而对高技术

产业的技术引进与模仿创新水平均在低位徘徊,反

　 图 6　 2022 年成渝地区与主要城市群的创新模式对比

映出当前成渝地区获取外部高技术支持进行消

化吸收再创新的能力较弱。 此外,就区域技术转

移与科技成果转化规模水平而言,成渝地区与京

津冀等地区还有显著差距,仅基本与全国平均持

平(见图 7);科技成果本地转化率低,主要通过

在长三角等地区进行异地转化,未能较好将“科

学技术转变”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有效

衔接。 总体来看,成渝地区的高科技成果转化效

能还未能对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和国家战略

腹地的战略目标起到策源驱动效应。
3. 区域产业同质化、显示度弱等问题导致“延链”“固链”“强链”难
作为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大后方,“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战

略部署不仅要求国家战略腹地具备良好的“保链稳链”功能,更要在“延链固链强链”方面作文章。
然而,成渝地区当前面临的区域产业同质化与显示度低等问题,不利于提高其双链韧性。

一是同质竞争问题突出,区域产业分工体系不完善。 与国内主要城市群相较,成渝地区内产业

结构相似度高,两省市的高技术产品投入均集中在医药、电子等领域,但全国占比依然不高(见表

03

⑦根据现有政策文件与学术研究,本文认为现有的区域创新模式包括自主创新、技术引进与模仿创新三类。 分别采用 R&D 内部支出占

GDP 比重衡量自主创新,用引进技术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量化技术引进,用技术改造经费支出与消化吸收经费支出之和占比表征模仿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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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成渝地区与主要城市群的科技成果转化规模对比

2)。 区内产业布局未能形成差异化和互补性发展,会引致经济结构的低水平趋同与互补融合性差

等问题的凸显,不利产业链“延链”。 二是龙头培育不够充分,高技术领域缺少标志性产业与链长企

业。 成渝地区虽已培植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等比较优势产业,但缺乏本地品牌引领,具有较强国际

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不多。 大部分产业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如汽车产业多集中在“装配”环节、电
子信息产业基本扎根于“加工制造”环节),产值高利润低,产业根基不牢,难以协调区内及周边产业

进行“固链”“强链”。
表 2　 2022 年主要城市群高技术制造业新产品开发项目数(单位:项)

地区 省份 医药
电子

及通信设备

计算机

及办公设备

医疗仪器设备

及仪器仪表
信息化学品

成渝

地区

四川 3
 

499 4
 

228 345 1
 

334 6

重庆 1
 

328 2
 

003 750 1
 

453 6

全国占比 4. 30% 2. 46% 3. 55% 2. 73% 0. 88%

京津冀

北京 2
 

522 2
 

841 431 2
 

602 —

天津 1
 

129 1
 

735 247 974 —

河北 1
 

857 1
 

385 141 1
 

411 63

全国占比 4. 91% 2. 35% 2. 65% 4. 88% 4. 65%

长三角

上海 1
 

691 2
 

554 209 2
 

118 5

浙江 5
 

801 14
 

676 1
 

228 7
 

621 87

江苏 5
 

959 15
 

889 1
 

416 9
 

503 123

安徽 2
 

164 4
 

914 642 1
 

010 13

全国占比 13. 91% 15. 01% 11. 33% 19. 83% 16. 81%

长江中游

城市群

湖北 2
 

366 2
 

750 139 996 62

湖南 2
 

314 4
 

302 292 1
 

817 4

江西 1
 

941 6
 

601 222 829 46

全国占比 5. 90% 5. 39% 2. 12% 3. 57% 8. 26%

　 　 　 　 数据来源:根据 CNRDS 数据库数据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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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渝地区打造国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的实现路径

作为国家部署战略腹地建设的优势空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要强化服务国家全局的使命担

当,加快推进国家战略腹地建设高质量实施。 要以国家重大生产力布局为指导,积极对接国家战略

科技力量和沿海地区产业新布局,服务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争创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战略产业

备份基地和重要初级产品供给战略基地,不断“锻长板”“补短板”,努力打造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核

心承载区。
(一)以战略思维建设国家重要战略产业备份基地

国家战略产业备份基地建设既是党中央优化区域布局、拓展回旋空间的重大战略,也是成渝地

区服务和融入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主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必然使命。 因此,成渝地区要以战略思

维“把谋事和谋势、谋当下和谋未来统一起来”,从谋划提升双链自主可控性、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

发展、协同争取国家重大生产力布局等方面着手,加快打造国家重要战略产业备份基地。
1. 谋划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提升重点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水平

坚决扛牢国家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赋予成渝地区的任务使命,以“保链稳链”为基础、“固链

强链”为目标,统筹资源力量支持“链主”企业牵头组织区内企业参与任务攻关,推动国家任务配套

企业在川渝布局,培育打造一批标志性产品和重点产业链;组织开展产业基础再造和重大技术装备

攻关工程,“揭榜挂帅”推动突破集成电路、轨道交通、新型显示等领域“卡脖子”问题;聚焦电子信息

等川渝共同优势产业,在形成规模效应的基础上统筹产业差异化分工,深化川渝制造业协同与区域

产业链协作,形成特色鲜明、安全可靠、相对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2. 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激发成渝产业转移承接备份功能

首先,要高标准实施国家级集群培养提升三年行动,整合提升区内优势产业,培育电子信息、汽
车、装备制造、先进材料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争创航空航天装备、钒钛稀土、卫星

互联网应用、光电显示等国家级集群。 其次,要高质量对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新布局,依托成都、重
庆双核都市圈策源,结合区内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统筹建设四川广安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重庆

沿江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等国家级承接转移示范区,并依托东西部扶贫协作产业合作、国家新型工

业化产业示范基地,联合培育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合作示范园区,主动承接事关国家经济和国

防安全的重大项目。
3. 加快形成具有川渝优势的新质生产力,协同争取国家重大生产力布局

川渝两地长期是国家重大生产力布局的重点区域,其产业发展带有明显的国家战略意图。 要

依据成渝在集成电路、航空航天、先进材料、新能源汽车等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优势,针对性

开展精准招商引资,配套部署一批政府主导类重大平台及工程,积极引导央、国企等国内头部企业

进行重大生产力布局。 重点支持川渝协同打造国家重要的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备份基地,
积极协调对接一汽、长安、吉利等集团在成渝地区内投放更多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产品,提高本

地工厂产能利用率;支持川渝协同打造国家重要的轻合金先进材料产业基地,着力推动川渝分别建

设钒钛产业创新高地、国内实力最强的铝镁加工产业基地,围绕提高钒钛精深加工能力和促进铝镁

产业转型发展,助力成渝地区打造国家航空航天生产基地及国家工业母机重要研发生产基地,推动

区内形成“原料提取—新材料制备加工—后向应用”全产业链群融合与循环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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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创新思维培育自主创新的区域创新体系与模式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国家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最关键因素。 坚持走中国特色

自主创新道路既明确东部沿海创新集聚区要率先实现原始创新并辐射驱动全域发展,又要求内陆

战略腹地积极探索实现从“区外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创新模式向自主创新模式升级。 因

此,成渝地区要以创新思维不断提升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加快落实深度融合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提
升关键核心领域科技转化效能、推动区域产学研用协同创新。

1. “内育外引”协同共振成渝地区创新能力,深度融入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一方面,对内坚持“双核共振、优势互补、联合攻关”,构建以成都和重庆主城为主要节点,德阳、
绵阳、荣昌等为次要节点,其他城市为三级节点的协同创新网络。 以西部科学城为核心,联结成都

高新区、绵阳科学城、重庆两江新区等主要创新集聚区,发挥科创走廊溢出效应,将地方优势产业和

科技创新平台紧密结合,提高成渝地区创新融通能力,共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创中心。 另一方

面,要以中国(绵阳)科技城、成都科学城、重庆科学城等为主要载体,向外吸聚“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先进创新成果,并立足两横三纵节点,积极谋求与粤港澳、长三角等地区协同创新合作。
2. 统筹成渝高价值高精尖技术关联培育,提升核心关键领域科技转化效能

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先进制造等领域,聚焦关键维度和共性技术,建立

高价值专利合作培育中心,支持成渝企业进行高价值专利技术合作研发,建设基础电子元器件、航
空航天装备等高技术转化应用产业基地。 根据技术关联性,选择国家战略全局发展亟需的、在成渝

地区中有比较优势和高度技术关联性的重要科技领域,实施政策和投入倾斜,形成行业间技术协作

关键节点,进行关联技术协同培育。
3. 推动产业与科技、教育和人才融合发展,增强区域跨主体协同创新联系

建立以企业为主体,贯通产学研用领域、串联上中下游行业、协同大中小微企业的产业技术创

新体系。 搭建企业技术合作平台,依托行业协会建立和完善成渝各项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加强行业

产业链上下游、生产和应用之间的协作创新;鼓励四川大学、重庆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成渝双一流

高校及研究院所开放大型研发设备及装置使用权,提高创新效率;推动实施教育资源服务重大产业

战略匹配计划,在成渝地区部署更多国家级产教融合平台。
(三)以底线思维打造保障国家重要初级产品供给战略基地

“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就是党中央在充分审时度势后,通过全面把握和准确判断国内国际

经济形势变化走出的关键一招,这也是坚持和体现底线思维的重要战略部署。 成渝地区要打造国

家战略腹地建设核心承载区就必须坚持底线思维,通过强化资源综合开发保障体系建设、推动产业

与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相协同,做好随时应对各种新挑战的准备。
1. 加强资源综合开发保障体系建设,筑牢成渝地区要素供应的基础性地位

要充分利用成渝地区蕴含丰富多样的矿产、能源、粮食等资源优势,推动绿色化工、先进钢铁、
有色金属、粮油加工、纺织服装等基础工业高质量发展,确保其在“西气东输” “西电东送”等重大国

家工程的实施中持续发挥基础性作用。 要强化战略性矿产资源保障和粮食生产供应,促进钒钛、铝
镁、稀土、锂电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力打造国家战略矿产资源保障基地。 要加快协同共建清洁低碳、
安全高效的川渝一体化能源保障体系。 以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为关键,聚力发展晶硅光伏、新能源汽

车等绿色产业,将清洁能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以四川建设全国优质清洁能源基地为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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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支持川渝加快共建全国重要清洁能源基地,着力形成水风光氢天然气多能互补发展格局,进而

构建包含煤油气等传统能源及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多元化能源供应体系;探索构建新型跨区能

源安全调配制度体系,积极打造成渝国家级能源安全示范区。
2. 推动产业与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协同发展,强化成渝地区战略运力承载力

支持打造国家综合立体交通极,发挥成都双国际机场优势和重庆沿江水运优势,加快成渝中线

高铁建设,积极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主通道建设,提升中欧班列(成渝)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

班列运输效能,内外发力强化成渝地区战略运力承载网络。 适度超前布局新型基础设施,促进成渝

地区数据流通与产业集聚。 大力支持建设成渝地区工业互联网一体化发展国家示范区,争创国家

级“5G+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先导区和“数转智升”先导区。
(四)以极限思维完善“平急转换”“平战结合”产业体系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迫使我们必须以极限思维随时

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在推进建设国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的过程中,
成渝地区必须肩负维护国家安全使命担当,“从最坏处准备,向最好处努力”,以极限思维充分考虑

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形,通过完善形成“平急转换”“平战结合”的产业体系,最大程度缓解消除国家安

全风险挑战。
1. 依托新一代信息技术革新,提升成渝地区平急转换能力水平

推动企业进行大规模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通过数据要素集成加强生产开发过程中业务

互联技术及信息安全技术的跨领域、跨平台使用。 抓住应急产业逐步向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转

变的契机,依托成渝地区丰富的应用场景,支持在成渝规划部署一批智能应急产业园,大力发展智

能无人应急救援及智慧通讯系统。 支撑成渝地区防灾备灾体系建设,加强应急实训基地在川渝的

布局建设力度,推广实施公共设施平急两用改造,提升平急转换能力,打造成为平急转换产业先

行区。
2. 考虑断产断供等应急反应场景,重点提升产能保供恢复能力

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工程机械、先进材料、应急救援等重点产业,根据成渝地区内部已有

产业布局基础,加大产业协同和招引力度,在成都、重庆主城都市圈外的其他地区布局建设一批生

产项目,形成区内异地产业备份和二次建设能力,确保核心产业的保供恢复能力。
3. 围绕重点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能规模化协同设计制造的工业标准体系

着力满足“平时”产业发展需要、“急时”产能切换需要和“战时”物资保障需要,提升产业柔性

生产能力。 培育形成规模式标准化设计、网络式协同化制造、远场运维服务等新模式;以高端装备

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医药健康等新兴产业为重点,推动先进技术向标准转化;加强覆盖

全产业链和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标准体系建设,形成以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为主体,地方标准、团体及

企业标准为补充的协调一致、互为配套的先进工业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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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trend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becoming
 

spatial
 

growth
 

poles
 

and
 

factor
 

carrier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t
 

is
 

of
 

significant
 

importance
 

for
 

Chengdu - Chongqing
 

Economic
 

Circle
 

to
 

actively
 

serve
 

and
 

integrate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strategic
 

hinterland
 

in
 

the
 

new
 

era.
 

The
 

 national
 

strategic
 

hinterland 
 

is
 

adjacent
 

to
 

the
 

national-level
 

growth
 

poles
 

or
 

pilot
 

regions 
 

possessing
 

the
 

foundation
 

for
 

high-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undertaking
 

capability.
 

It
 

can
 

support
 

the
 

overall
 

economic
 

operation 
 

undertake
 

industry
 

transfer 
 

provide
 

resource
 

supply 
 

and
 

ensure
 

ecological
 

security
 

during
 

general
 

or
 

special
 

periods 
 

and
 

serve
 

the
 

overall
 

national
 

strategic
 

development.
 

The
 

core
 

carrier
 

area
 

of
 

national
 

strategic
 

hinterlands  
 

is
 

the
 

important
 

positioning
 

of
 

the
 

Chengdu - Chongqing
 

Economic
 

Circ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strategic
 

hinterland 
 

which
 

undertakes
 

the
 

pursuit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aking
 

overall
 

development
 

planning
 

based
 

on
 

one
 

region .
 

It
 

embodies
 

the
 

value
 

attributes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in
 

coordina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high-level
 

security 
 

being
 

a
 

key
 

space
 

where
 

locality
 

and
 

systematicity
 

coexist 
 

an
 

important
 

growth
 

pole
 

driv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various
 

strategic
 

hinterlands.
 

The
 

core
 

carrier
 

area
 

of
 

national
 

strategic
 

hinterlands
 

in
 

the
 

new
 

era
 

shall
 

have
 

development
 

advantages
 

such
 

as
 

a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complete
 

industrial
 

categories 
 

sufficient
 

factor
 

supply 
 

and
 

perfect
 

infrastructure.
 

Currently 
 

the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Circle
 

possesses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building
 

the
 

core
 

carrier
 

area
 

of
 

national
 

strategic
 

hinterlands
 

in
 

the
 

new
 

era 
 

including
 

a
 

solid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nd
 

industrial
 

system 
 

the
 

ke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trength
 

to
 

maintain
 

and
 

stabilize
 

the
 

industry
 

chains 
 

industry
 

backup
 

and
 

undertaking
 

capacity
 

that
 

serves
 

the
 

overall
 

situation  
 

and
 

factor
 

supply
 

and
 

facility
 

support
 

for
 

both
 

peacetime
 

and
 

wartime.
 

However 
 

there
 

are
 

weaknesses
 

of
 

incomplete
 

regional
 

spatial
 

structure
 

development 
 

low
 

efficiency
 

in
 

transforming
 

high-tech
 

achievements 
 

and
 

homogeneity
 

of
 

industries
 

and
 

low
 

visibility
 

within
 

the
 

region.
 

In
 

the
 

future 
 

the
 

Chengdu-
Chongqing

 

Economic
 

Circle
 

shall
 

build
 

a
 

backup
 

base
 

for
 

national
 

key
 

strategic
 

industries
 

with
 

strategic
 

thinking 
 

develop
 

a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and
 

model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with
 

innovative
 

thinking 
 

create
 

a
 

strategic
 

base
 

for
 

ensuring
 

the
 

supply
 

of
 

China s
 

important
 

primary
 

products
 

with
 

thinking
 

that
 

can
 

deal
 

with
 

worst-case
 

scenarios 
 

and
 

improve
 

the
 

industrial
 

system
 

for
 

both
 

peacetime
 

and
 

wartime
 

and
 

swift
 

responses
 

to
 

emergencies
 

with
 

thinking
 

that
 

can
 

deal
 

with
 

extreme-case
 

scenarios 
 

striving
 

to
 

build
 

a
 

core
 

carrier
 

area
 

of
 

national
 

strategic
 

hinterland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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